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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便于优化森林乡村的空间布局。正确认识森林乡村的形成

因素，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 【方法】以浙江省 447 个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核密度

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皮尔逊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影

响其空间分布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结果】① 从整体空间上看，浙江省森林乡村呈现集聚型的分布状态，具有“小范围

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组团分布特点。②从区域空间上看，在五大分区及市域层面上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

多东少”的分布格局。③从整体空间密度上看，形成了双核心集聚区和双核心连绵区。④从空间分布关联上看，呈现西

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次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分布状转变。⑤浙江

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系、森林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交通通达性的综合影

响。 【结论】由于自然及人文的综合影响，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中，地形、气

候及河流孕育其生态环境，而交通、文化资源及社会经济基础关乎其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优势及经济支撑。今后浙江

省在森林乡村建设中，要基于资源优势、基础条件及本地发展政策，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协同布局等举措以实现

全域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浙江样板。图 4 表 2 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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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UANG Xiaofen，BAI Ou

（College of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est villages, so as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and understand the forming factor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ho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447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analyzed using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were  explor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s.  [Result]  (1)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villages was in an agglomerated distribution stat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enter
clusters  of “ small-scale  aggregation  and  large-scale  dispersion” .  (2)  The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uneven at the level of five major districts and cities, display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ore in the west and
less  in  the  east” .  (3)  In  terms  of  overall  spatial  density,  a  dual-core  agglomeration  area  and  a  dual-core
continuous  area  were  formed.  (4)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orrelation,  it  showe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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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hot in the southwest and cold in the northeast. The change of sub-cold spot area was small, and
the hot spot area changed from strip distribution to strip and sporadic distribution.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affected  by  topography,  climate  conditions,  river  systems,  forest
resources,  cultural  resources,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Conclusion]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nature and humanit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opography,  climate  and  rivers  nurture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transport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are  related  to  basic  conditions,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economic  support  of  their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cording  to  resource  advantages,  basic
conditio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dhere  to  scientific  planning,  local  conditions,  coordinated  layout
and  other  measures  so  as  to  achieve  global  development,  providing  high-quality  Zhejiang  mode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 4 fig. 2 tab. 32 ref.]
Key words: forest village; geographic detector;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Zhejiang Province
 

森林乡村指的是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效益显

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

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有效保护森林乡村，2019年 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先后公布了 2批国家森林乡

村名录，自此，森林乡村的保护上升到国家层面。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会对区域空间整体效应的发挥产

生直接影响[1]，因此，探索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便于全方位地识别区域内森林乡村

的空间关系及布局特征。优化森林乡村的空间布局，正确认识森林乡村的形成因素，对于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及乡村振兴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

目前，关于森林乡村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从研究主题上看，较多

关注与森林乡村相关的乡村绿化[3−5]、森林资源开发[6] 、森林旅游[7]、森林法制建设[8−9]、生态景观价值[10]、

土地利用[11]、森林环境收入[12−13]、健康教育[14] 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多聚焦于定性分析及实证研

究；从研究尺度上看，多聚焦于国家级层面宏观尺度上大样本数据的定量分析[15] 和村级层面微观尺度上

小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16]，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不足，从研究主题上看，以

森林乡村空间分布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而探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优化森林乡

村的空间布局，对于提高区域辐射效应，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

利用大数据及地理信息系统 (GIS)空间分析法定量研究森林乡村的空间格局可以为区域内森林乡村的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从研究尺度上看，对省市内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差异缺乏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对森林乡村分布特征的认识。因此，亟需拓展中微观尺度上森林乡村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浙江省作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及率先实践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示范效应强，是生

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的典范。本研究从省级尺度分析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不仅能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为森林乡村的全域发展提供空间统计上的依据，而且能为后续森林

乡村的深入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从而为区域内森林乡村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浙江省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森林面积为 660.23万 hm2，森林覆盖率为 61.15%，森林资源丰富，森

林乡村数量众多。自 2019年开展森林乡村的评选以来，浙江省共有 447个乡村入选森林乡村名录。

选取浙江省 447个森林乡村为对象，通过百度应用程序编接口 (API)坐标拾取器拾取各个森林乡村

的经纬度，用 ArcGIS 10.5软件构建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矢量点位。森林乡村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浙江

省统计局 (http://tjj.zj.gov.cn/)、浙江政务网 (http://hz.zjzwfw.gov.cn/)、浙江文物网 (http://wwj.zj.gov.cn/)、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http://zj.gov.cn/)。浙江省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气温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

空间云数据中心 (http://www.gscloud.cn/)。将百度 API坐标拾取器拾取到的 447个森林乡村的经纬度坐标

保存到 Excel中，用 ArcGIS 10.5软件导入 Excel中的坐标点，配置在浙江省域底图上，对气温、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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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等矢量图进行边界裁剪处理。 

2    研究方法
 

2.1    空间分析研究方法 

2.1.1    基尼系数    地理学中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区域空间的离散分布情况[17]。通过空间基尼系数研究浙江

省森林乡村在省域尺度上的空间分布情况，公式为：

Gini =

−
N∑

i=1

pi ln pi

ln N
。 （1）

式 (1)中：Gini 为基尼系数，pi 为第 i 个区域中森林乡村占总数的比例，N 为浙江省下辖地级行政区的数

量。Gini 取值为 0~1，Gini 越接近 1，集中程度越高。Gini＜0.2代表绝对平均，0.2≤Gini＜0.3代表比较平

均，0.3≤Gini＜0.4代表相对合理，0.4≤Gini＜0.5代表差距较大， Gini≥0.5代表差距悬殊。 

2.1.2    核密度分析    采用 ArcGIS中的衡量核密度分析点要素的集群分布状态，即研究浙江省森林乡村

的空间分布形态，公式为：

D (Xi) =
1
ur

u∑
i=1

k
(Ai

r

)
。 （2）

式 (2)中： Ai 为估值点 Xo 到事件 Xoi 的距离，r＞0为搜索半径，u 为搜索半径范围内的点数量，k 为空

间权重函数。D(Xi)越大，表明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密度越高。 

2.1.3    空间自相关    通过 ArcGIS中全局自相关判断森林乡村在省域层面空间分布上的自相关性 (I)，公

式为：

I =
n
S
×

n∑
i=1

n∑
j=1

Wi j
(
Xi−X

) (
X j−X

)
n∑

i=1

(
Xi−X

)2 。 （3）

X式 (3)中：Xi 和 Xj 表示在第 i、j 县域单元上森林乡村的数量， 为森林乡村数量的均值，Wij 为 i、j 县域

单元 (90个县城行政区)之间的距离权重，S 为距离权重之和，n 为浙江省内森林乡村数量的总和。I 的
取值为 [−1, 1]。若 I∈[−1，0]，表明具有空间负相关性；若 I∈[0, 1]，则表明具有空间正相关性，0表示

不存在空间相关，即空间随机分布。此外，由式 (3)可得出 Z 值，用 Z 值检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显著

性，Z 为正代表存在空间正相关，Z 为负代表空间是分散的。

森林乡村在县域上的局域关联指数 (Gi)：

Gi =

n∑
j=1

Wi jX j−X
n∑

j=1

Wi j

H

√√√√√√√√√n
n∑

j=1

W2
i j−

 n∑
j=1

Wi j


2

n−1

。 （4）

X

式 (4)中：n 为浙江省内森林乡村数量的总和，Wij 为 i、j 县域单元之间的距离权重，H 为森林乡村数量

的标准差， 为森林乡村数量的均值，Xj 表示在第 j 县域单元上森林乡村的数量。若 Gi＞0，表示森林乡

村集聚程度与邻近地区相似，处于高—高集聚或者低—低集聚状态；若 Gi＜0，则表示该区域森林乡村

集聚程度与邻近地区相异，处于低—高集聚或者高—低集聚状态。并用 Jenks 自然断裂法将空间分布划

分为冷点、次冷点、次热点、热点共 4种类型，获得浙江省森林乡村冷热点空间分布图。 

2.2    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2.2.1    指标选取    村庄是特定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人”和“地”这 2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

886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2022年 8月 20日



用演化形成的产物，其形成和分布受地理环境及人文社会因素共同影响[18]。与传统乡村相比，森林乡村

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自然禀赋是森林乡村形成与分布的基础，影响森林乡村的整体分布，人文底蕴使

得区域内森林乡村的分布存在差异[19]。因此，本研究从自然及人文 2个方面展开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影

响因素的分析[20−24]，并选取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系、森林资源作为自然因素下的二级因素，文

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及交通通达性为人文因素下的二级因素展开分析。 

2.2.2    皮尔逊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首先通过 SPSS 26.0 的 Pearson相关性检验功能，探究相关因素对

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

R =

m∑
i=1

(
Xi−X

) (
Y j−Y

)
√√ m∑

i=1

(
Xi−X

)2√√ m∑
i=1

(
Yi−Y

)2。 （5）

Xi Y i

式 (7)中：Xi 表示第 i 个县域单元上森林乡村的数量，Yi 为在 i 县域单元上所选取影响因素的变量，m 为

选取变量的数量， 与 为 2个变量的平均值。当 R＞0时，代表 Xi 与 Yi 正相关；R＜0 时负相关性。

其绝对值越接近 1，则代表 Xi 与 Yi 的相关性越强，反之越弱[24]。 

2.2.3    地理探测器    由于 Pearson相关系数忽略了空间分层的异质性问题，不能准确反映数据的空间差

异特征，因此，本研究从空间分异性视角，运用地理探测器的统计方法，进一步分析空间分布差异的影

响因素。地理探测器的核心是通过空间分异性揭示因变量与自变量空间分布的相似性[25]，以此度量影响

因子的解释度 (q)[26]。

q =

L∑
h=1

Nhσ
2
h

Nσ2 。 （6）

, · · · ,式 (6)中：h=1  L 为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分区，N 和 σ2 分别为研究区域内观测点的数量 (浙江省内森林

乡村数量的总和)与总体方差，Nh 和 σh
2 即为第 h 个子区域内森林乡村的数量与总体方差。q 的取值为

[0，1]，q 值越大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即某因素对森林乡村的数量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3    浙江省森林乡村分布特征
 

3.1    空间分布集中程度

根据式 (1)计算得到空间基尼系数 (Gini)为 0.969，代表森林乡村在浙江省市级行政区域的空间分布

差异显著，并呈现明显的集中性。将浙江省划分为 5个地区，即浙北 (杭州、嘉兴、湖州)，浙东 (宁
波、舟山)，浙南 (温州、台州)，浙中 (金华、绍兴)，浙西 (衢州、丽水)。由图 1可知：森林乡村数量最

多的是浙西地区，共有 108个，占 24.16%，其次是浙中、浙南地区，浙东地区数量最少，仅 55个，占

12.30%。此外，从绘制洛伦兹曲线 (图 2)可直观地看到弯曲程度较大，进一步验证了浙江省市域层面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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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 5 个地区森林乡村数量统计
Figure 1    Number  statistics  of  the  forest  villages  in  the  five  major

divisionsin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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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省市域尺度森林乡村分布洛仑兹曲线
Figure 2    Lorenz curve of distribution of forest villages on the city scale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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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乡村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整体形成了以丽水 (柯城)、绍兴 (柯桥)、温州

(乐清)为中心的多中心分布格局，在空间集聚上呈现团状集聚分布的特征。森林乡村数量分布大致呈现

“西多东少”的格局，呈西南—东北向的分布态势，与浙江省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的基础地理格

局十分契合。这代表森林乡村的发展与地形的联系紧密，西部地区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为森林

乡村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3.2    核密度分析

图 3显示：①第 1批森林乡村呈现 5个核心集聚区、4个核心连绵区的空间分布特征。5个集聚中

心分别是衢州市中部 (柯城区与常山县交界区域)、绍兴市东南部 (柯桥、上虞、嵊州及新昌交界区)、宁

波市东南部 (余姚及海曙区、鄞州及奉化区交界区域)、温州市西部 (瑞安、平阳、文成县交界区域)、温

州市北部 (乐清县)，而核心连绵区则围绕核心集聚区成包围状分布。②第 2批森林乡村形成 2个核心集

聚区。2个核心集聚区为金华市南部 (金东、武义及永康县交界区域)、温州市北部 (乐清、永嘉县)与台

州市南部 (黄岩、路桥、温岭县的交界区域)。③从 2批森林乡村的核密度分布来看，形成了双核心集聚

区、双核心连绵区。2个集聚中心分别为绍兴南部 (柯桥、嵊州、新昌县交界区域)、温州北部 (永嘉、乐

清县)与台州市南部 (黄岩、路桥、温岭县的交界处区域)。2个核心连绵区分别是以绍兴为中心的东西向

带状连绵区，以温州与台州交界区域为核心的团状连绵区。具体而言，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地域差异显

著，呈现出多个层级明显的高密度区，且多分布在东部，具有“小范围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组

团分布特点。 

3.3    空间自相关

由表 1可见：第 1批、第 2批森林乡村空间自

相关指数 I 估计值分别是 0.398、0.710，正态统计

值 Z 分别为 5.447、9.608，均为正，说明 2批森林

乡村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不同区域

森林乡村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显著。

图 4显示：①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第 1批森

 

表 1    浙江森林乡村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Table 1    Global I index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森林乡村批次 I Z P

第2批森林乡村 0.398 3 5.447 0 0.000 0
第1批森林乡村 0.710 3 9.608 2 0.000 0

2批森林乡村　 0.786 2 10.617 0 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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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浙江省森林乡村核密度分布示意图
Figure 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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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省森林乡村冷热点空间分析示意图
Figure 4    Cold and hot spot analysis of forest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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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乡村热点区呈现条带状分布特征，热点集聚区呈现“L”形分布形态，位于杭州西南部、衢州西南部

及其与丽水北部的交界区域，丽水南部及会稽山脉东南部。第 2批森林乡村热点区分布相对分散，呈半

环状集聚特征，西部热点区呈现“C”形分布形态，集中分布于杭州西南方、衢州西南方及其与丽水北

部的交界区域，东南部则呈现零星分布形态。②从冷热点数量来看，第 2批森林乡村热点区有 11个县

级市，比第 1批森林乡村多 2个县级市。第 2批的森林乡村次冷点区有 11个县级市，比第 1批森林乡

村多 6个县级市。热点区和次冷点区增加，说明森林乡村分布的高值、低值集聚性在加强。整体而言，

浙江省森林乡村呈现西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分布格局。热点区域多分布在历史文化底蕴较为丰富的

浙西地区，并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分布状转变的特征。此外，森林乡村分布高值集聚与低值集

聚趋势逐渐明显，空间冷热格局渐进稳定。 

4    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4.1    自然因素 

4.1.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中海拔因素影响最明显。运用 ArcGIS软件将森林乡村分布点与海拔高程地

图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显示：森林乡村的平均海拔为 217 m，低于全省平均海拔 307 m。86.35% 的森

林乡村分布在海拔 500 m以下的山间盆地及丘陵地带，主要包括丽水境内的松古盆地，金华、衢州境内

的金衢盆地以及这些盆地周边的丘陵地带。12.76% 的森林乡村位于海拔 500~1 000 m的低山区，主要包

括丽水境内的仙霞岭、温州境内的洞宫山、金衢盆地周边的千里岗岭，仅 0.89% 的森林乡村分布在海拔

高于 1 000 m的山地。可见，森林乡村倾向于分布在地形起伏度较小的区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

“盆地丘陵”指向性特点。这与森林乡村的发展定位密不可分，一方面地形起伏度小的乡村便于科学规

划，整合周边的森林公园等资源，打造休闲游憩的场所和乡村森林旅游的平台；另一方面，特殊的地形

地貌有利于文化的形成[27]。浙西、浙中丘陵及浙南的山间盆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森林乡村

的历史文化遗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地形地貌对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4.1.2    气候条件    将森林乡村分布点与年平均气温及年平均降雨量的地图进行叠加分析，结果显示：浙

江省域范围内，森林乡村在年平均气温高且年平均降水量多的浙西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如衢州、丽水等

地年平均气温较高，年降水量也较丰富，聚集了更多的森林乡村。浙江省年平均气温及年平均降水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依次为 0.209、0.134，影响力 (q)依次为 0.139、0.236，表明气候条件对森林乡村空间

分布格局的影响有限，两者弱相关。 

4.1.3    河流水系    河流水系具有不同的形态及水体特性，对于增添森林乡村的旅游文化气息，营造舒适

的观赏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将森林乡村分布点与河流水系地图进行缓冲区分析可知：森林乡村主要沿富

春江、瓯江、衢江干支流分布，顺沿河道两侧成散点状分布。2.5 km缓冲区内的森林乡村达 112个

(25.06%)，2.5~10.0 km缓冲区内森林乡村数量呈现减少趋势。浙江省各地水资源总量与森林乡村分布数

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486，q 为 0.306，表明河流水系对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定影响。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杭嘉湖平原河网密布，但平原地区多以耕地为主，所以森林资源低于同等水文状况的

山地丘陵区。 

4.1.4    森林资源    丰富的森林资源能为以森林为题材的休闲、运动、康养等旅游项目提供场地与资源条

件，推动森林产业发展，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实现脱贫致富。浙江省各县域森林覆盖率与森林乡村分布

数量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32，q 为 0.555，表明森林覆盖率与森林乡村数量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因

此，对于依赖森林资源发展森林产业的森林乡村来说，森林覆盖率具有显著影响。 

4.2    人文因素 

4.2.1    文化资源    古村落聚集了历史文物、历史建筑等有形文化遗产[28]，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古村

落数量越多，代表区域内文化资源越丰富[29]。对于以发展森林旅游及传播生态文化为目的的森林乡村来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古村落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将浙江省内 1 092个古村落及 2006—2021年入选

的 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26个)来衡量文化资源与森林乡村分布的关系。浙江省各县域古村落数

量与森林乡村数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764，q 为 0.77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与森林乡村数量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529，q 为 0.413，表明古村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森林乡村分布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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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由此可见，森林乡村将文化资源赋存作为森林产业发展的重要参考因素，并试图与文化底蕴丰富的

古村落建立关联。一方面，统筹推进森林乡村与周边古村落的关系，依托区域内古村落的基底，通过科

学规划建设，整合周边资源，挖掘休闲、游览及体验价值，打造乡村森林旅游业新亮点；另一方面，合

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举办森林文化活动，设计文创产品，对于传播生态文化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4.2.2    社会经济基础    人口密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森林康养基地数量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等

4个经济社会指标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见

表 2。首先从呈正向相关的指标来看，各地的第三

产业增加值与森林乡村的分布具有一定相关性，反

映了森林乡村产业趋向于具有高附加值的森林康

养、森林旅游等第三产业，旨在通过森林旅游带动

当地经济的增长，取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

赢。各地的森林康养基地数量与森林乡村的分布相

关性不显著，可见，目前的森林乡村周围没有形成

一定规模的森林康养产业，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建设

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次，从异向相关的指标来看，

各地的人口密度与森林乡村的分布具有较高的异向相关，表明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地区森林乡村趋于

集聚。这是由于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增大，从而驱使林地经营者转变土地利用方

式，变林地为耕地，直接导致森林面积的减少[23]，进而影响森林乡村的形成。此外，人均 GDP与森林

乡村具有较低的异向相关，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森林乡村更为集聚。由于森林

乡村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容易过度依赖森林等自然资源，进而加速森林资源的消耗，反

之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生态服务需求会提高，开始通过整合森

林资源，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而拉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从而有利于森林乡村的保存与延续[23]。 

4.2.3    交通通达性    交通是人类活动突破地域空间限制的最佳途径[30]。交通可达性好能有效地促进城乡

发展要素的流通，为森林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极大便利[31]。由于区位布局的特殊性，公路是连接乡村聚

落之间及聚落与外部联系的主要途径[32]，因此，选取公路网密度来研究交通条件与森林乡村分布之间的

关系。浙江省各县域公路网密度与森林乡村分布数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419，q 为 0.211，表明交通

条件与森林乡村分布的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交通条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森林乡村的布局。一方面，交

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当地居民的对外交往与沟通，公路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赋能当地的

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交通是森林乡村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交通可达性直接影响森林旅游地对

游客的吸引力。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空间分布特征上，浙江省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状态，具有“小范围聚集，大范围分

散”的多中心组团分布特点。区域空间分布上，在浙江省 5个地区及市域层面上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

“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密度上，地域差异显著，形成了双核心集聚区、双核心连绵区。集

聚中心为绍兴南部、温州北部与台州南部的交界处区域；核心连绵区包括以绍兴为中心的东西向带状连

绵区、以温州台州交界区域为核心的团状连绵区。空间分布关联上，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不同区域的森林乡村在空间上集聚特征显著。总体呈现中西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

分布格局，热点区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状转变的特征，分布高值集聚与低值集聚趋势逐渐明

显，空间冷热格局渐进稳定。

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和人文两大因素的综合影响。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

系、森林覆盖率是影响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地形地貌直接影响河流水系、道路交通、

森林资源的布局及文化遗存，进而影响森林乡村的形成；气候并非森林乡村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其对森

林植被生长的影响会间接影响森林乡村的布局；河流水系是森林乡村形成的重要条件，丰富的水资源是

 

表 2    森林乡村与社会经济指标的 Pearson相关
系数

Table 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forest  villages  and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指标 Pearson相关系数 q

第三产业增加值　 0.356** 0.151
森林康养基地数量 0.237 0.069

人口密度　　　　 −0.664 0.485

人均GDP　　　　 −0.239* 0.143

　　说明：*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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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同时为森林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景观资源；森林覆盖率是森林

乡村评选的基础条件，丰富的森林资源能够为以森林为题材的休闲、运动、康养等产业的开展提供重要

条件。文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及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人文因素。依托区域内的古村

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森林乡村将文化资源赋存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从社会经济因素来

看，森林乡村多分布在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交通可达性是森林乡村发展的先决条件，不仅赋予农业生产活动，而且有助

于森林乡村聚点成线、整合资源、增强联系，促进全域发展。 

5.2    建议

浙江省开展森林乡村建设起到以点带面的效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浙江样本。为促进

森林乡村的发展，基于本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因地制宜，差异发展。森林乡村拥有丰富的森林

资源及文化资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森林康养、森林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另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不同村庄的文化特色，打造生态、文化、产业、经济、景观多功能融合的特色村庄，从

而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双向转换的通道，让村民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绿色福利和生

态红利，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提升。②协同布局，全域发展。目前浙江省森林乡村分布差异显

著，因此，要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乡村规划引导，着眼于当下森林乡村的空间格局，结合村庄优势，合

理调控资源。通过道路交通，增强村与村、县与县、市与市之间的联系，集中连片打造，以此构建全域

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森林乡村发展新模式。

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未涉及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定量化研究，因此，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发

展及数据可获取性的增强，政策制度、森林生态效益等因素可以作为未来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

析的重点方向，进而完善森林乡村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研究，为森林乡村的保护及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

理论指导与实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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